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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汤，鲁迅文学院第18届高

研班学员。痴迷童话，热爱行

走。住在一个小小的县城，有

滋有味地过着简单的日子，

获第八、九、十届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有《到你心里躲一

躲》《别去五厘米之外》《喜地

的牙》《水妖喀喀莎》等作品。

汤汤童话的本土化意识和努力 □孙建江

汤汤是新一代童话作家中带有指标性的人

物。她的创作很好地吸收并运用了西方经典童话

的艺术范式，但同时，又不失本土意味，个性鲜明。

也许，这正是汤汤能够在众多写作者中脱颖而出、

迅速崛起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吧。

汤汤从事创作的时间不长，迄今也不过十五

六年的时间，她作品的数量也算不得多，大约100

万字多点。在不算长的创作时间里，她的创作不跟

风，不为外在热闹趋使，听从内心召唤，写所欲写，

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行，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艺术

水准，三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殊为不易。

与同代人相比，汤汤创作的一个特点在于，写

作伊始她就对民间文化发生了兴趣，创作有《老树

精婆婆的七彩头发》等作品。这看上去似也并无什

么特别，但在资讯如此发达、国外经典童话作品随

处可见的当下，一位初步文坛的年轻人有此选择

和尝试，实不多见。无论这种选择和尝试是有意识

的还是无意识的，其实都是一种“内心的召唤”。

自觉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发轫于西方，童话作

为儿童文学中最为独特的文学样式，其“民间”到

“艺术”的历史转型是由丹麦人安徒生完成的。安

徒生《海的女儿》里的小人鱼，为了心爱的王子，她

献出了一切，包括自己宝贵的生命，她的肉体消失

了，灵魂却超升到天空的世界里了，而且通过善良

的工作，300年以后，她将创造出一个不灭的灵

魂。汤汤《水妖喀喀莎》里的喀喀莎，一天天等候，

一年年等候，直至唤醒所有女妖的记忆，重返家园

（噗噜噜湖），而要获得重生，则需要再等候“几千

年，或者几万年”。但喀喀莎愿意等候。《水妖喀喀

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海的女儿》中的那份执著、

付出和信念，能觉察到其间的某种关联。

但汤汤的创作又不仅仅只有西方经典童话的

优长。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本土的印

记：蓝印花布（《镯子，娉娉婷婷》），唐装（《最后一

个魔鬼在雕花木床下》），红肚兜（《来自鬼庄园的

九九》），蓝绸缎（《烟·囱》），青袍子、紫袍子、鞭炮、

对联（《鬼的年》），雕花木床（《姥姥躲在牙齿里》）

等等。这当然只是作品中的一些物件，其中有些是

必须的、无可替代的，有些只是串个场。然而，当如

此多的、有着本土意味的物件出现在同一位作家

的作品中，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带有倾向性

的选择了。这种选择不单单是为了叙述的需要，更

是为了满足作者内心的诉求——审美的诉求、价

值的诉求和文化的诉求。这些物件与本土息息相

关、千连万系。每一种物件的背后都承载着特有的

文化图谱和文化密码。而读者又总是能从中或多

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感受到来自集体无意识深处

的照应和呼唤。这些物件确实都很“土”，很本土，

很故土，很乡土。而这恰恰又构成了作品的魅力。

汤汤有篇作品《六十楼的土土土》很有意思，

作者干脆把作品主人公直接取名为“土土土”，第

一个“土”为姓，后面两个“土土”为名。其实，土土

土不是普通人，他是土地公公，是这片土地上最后

的守护神！土地公公化身为普通人，住进了高高的

六十楼。土土土每天的工作是寻找“瞳孔里开着烟

灰色花朵的人”，也就是精神疲惫的人。曾经的土

地，自从被高楼和水泥侵占后，土土土们失去了生

存的依托，迫不得已住进了高楼。阳台上那方小小

的泥土地成了现代文明中乡土世界的象征。土地

公公确实很“老”很“土”，而这恰恰是土土土出现

的意义，在钢筋水泥高楼大厦遍布的“现代”，心灵

的放松和回归何在？一位曾经拥有广袤土地的神

灵艰难地徘徊在城市的夹缝之间，无处容身，这中

间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不言而喻。很多人“还不知

道”，很多人“已经忘却”，实在够沉重。“瞳孔里开

着烟灰色花朵的人”是一种城市病，是一种隐喻。

土土土的使命是寻找到这样的人，把他们变成蚯

蚓，带到自己露台上的泥土里，让他们接续地气，

接收营养，等到他们钻出来再变回人的时候，便是

焕然一新，神清气爽。然而，可怕的是，土土土自

己也因为隔离泥土太久，变得越来越衰弱和枯萎。

终于有一天，他的眼睛里也有了烟灰色的花朵，他

疲惫得下不了楼了，他再也回不到大片大片的泥

土之上，他也变成了蚯蚓，钻到了露台上那片泥土

里。这种借由大地之本“土地公公”贯穿其间的反

思，是现代人的反思，也是来自本土的反思。

在汤汤的作品中，有相当的篇幅涉及鬼怪精

灵。鬼怪精灵创作当然不是汤汤的发明，传统民间

文化和志怪小说中从来不缺这方面的演绎。但客

观上说，当代童话创作中这方面真正展示艺术深

度的作品并不多见。汤汤创作的不同，在这里又一

次显示了出来。汤汤着迷于鬼怪精灵，缘于内心的

驱使，缘于传统文化中的那份似曾相识感和熟悉

的陌生感。这是写作的策略，也是一种文化的观

照。汤汤很清楚鬼怪精灵故事对于儿童的吸引力，

及其与儿童好奇心的天然契合感。更何况这份吸

引力和契合感还伴随着传统文化的特有魅力。当

然，鬼怪精灵文化中不乏糟粕，汤汤完全清楚。为

此，她给予了果断剔除和扬弃。也正因为此，汤汤

笔下的鬼怪精灵故事从来不恐怖、黑暗和颓废，它

呈现给人们的是希望、温暖和正能量。这是非常难

得的。

《到你心里躲一躲》即是一篇关于鬼的故事。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叫木零的男孩与一个叫光芒的

鬼的交往。男孩受父母指派到鬼处去取珠子，行前

大人们教会了他如何“躲一躲”的四句话：“我很

冷，我全身都在发抖，我的胳膊好像都要抖下来

了，我可以在你家的衣柜里躲一躲吗？”“我很冷，

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我可以在你家的火炉前待

一会儿吗？”“我还是冷，晚上的时候，我可以钻进

你的被窝吗？”“我还是冷，我可以到你的心里躲一

躲吗？”男孩每次对鬼说一句话，鬼每次都会给他

以温暖的回报。第四次，男孩对鬼说，想“到你心里

躲一躲”，鬼答应了。男孩于是取到了珠子。尽管

珠子是鬼的记忆，但鬼还是满足了男孩的要求。

很冷的男孩年年来取珠子，一连取了5年。珠子

越来越小，鬼的记忆越来越差。最后，男孩在鬼心

里留下了一滴泪水。过了许多年，很冷的鬼来到

男孩面前，想“到你心里躲一躲”，男孩答应了。

鬼在男孩心里找回了自己全部的记忆。如果说

“很冷”是男孩与鬼所共同面临的处境的话，那么

“到你心里躲一躲”则无疑是男孩与鬼不约而同

的期盼了。所以这世界又不让人绝望。这，也许正

是作品的力量之所在吧。

汤汤写了很多鬼，奇奇怪怪的、各不相同的

鬼。在她的笔下，鬼一点都不可怕，不仅不可怕，反

而还很可爱。《最后一个魔鬼在雕花木床下》中妹

妹多多被魔鬼抓去后，妈妈“一边哭一边打求救电

话”，“尖锐而凄厉”的哭声使黑色的电话机座“嘭

嘭嘭抖”，而“我”的“上下牙齿也当当当作响”。可

是随着故事的推进，营救的展开，一切都开始变化

了。妹妹被魔鬼抓走后，来了五个有些秃顶、戴着

酒瓶底一样厚眼镜、世界上最有学问最有办法的

瘦老头，这五个带有喜感人物的出现，一下子就把

恐怖的氛围冲淡了。故事越往后发展，魔鬼越不可

怕了。在营救现场，五个瘦老头居然一板一眼轮流

做起了营救前的实施营救报告，而且一做就是洋

洋洒洒十多章，到第10章才说到如何拯救妹妹多

多。尽管报告极尽能事渲染魔鬼的可怕，但越是这

样，越是没有可怕，越是具有喜剧效果。故事快结

束的时候，长着两只10厘米长牙齿的魔鬼把妹妹

多多交还给了妈妈，还忍不住亲了亲妹妹多多呢。

这样的鬼当然可爱了。

说到底，写鬼最终还是在写人。汤汤笔下的鬼

怪精灵与人在本质上并不二致。鬼怪精灵故事的

终极诉求，还是人（多通过儿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和感悟，还是人与人、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汤汤这一路走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本土民

间文化资源的借鉴和运用。作为一种特殊的叙述

存在，民间文学对于当下童话创作的元意义是不

言而喻的。但是民间文学特色不是随意搬来搬去

的标签，平庸的作品不会因为贴上民间文学的标

签而光彩。只有当自己的创作真正需要借助民间文

学的叙述来完成表述的时候，这种民间性才会有意

义，这种民间性才有可能成为当下的写作资源。

《老树精婆婆的七彩头发》是汤汤早期的童话

作品。该作在民间文化特质方面的借鉴和运用，明

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故事母题。在民间文

化中寻找幸福是一个基本的母题，该作讲述的同

样是一个寻找幸福的故事。二是原型人物和事

物。在民间文化中，不少人物和事物由于千百年

来反复被人们讲述已成为了一种原型。比如，长

寿老人、药丸或药水等，该作中恰恰也有这些。三

是叙述模式。在民间文化中有一种常见的叙述模

式叫“三段式”（或称“三迭式”），即做一件事其过

程（历险）需要重复三次，只有到第三次后才能够

做成这件事。该作改造发挥了这一三段式，就是主

人公老树精婆婆与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当然，这

三个故事不是按顺序一段一段分开叙述，而是交

织在一起同时推进的。汤汤对待传统的态度由此

也可以看出。尽管这篇作品的借鉴和运用，还算不

得完美。

任何探索和实践都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她创

作初期的作品多少还流于形式和表象的话，那么，

她近期的作品则有了明显的提升。她关注的重点

已从形式、表象进入到了民间文化资源精神内核

的开掘。汤汤作品中的背景是幻想的，但不乏现实

成分。与不少童话作家相比，她作品中的现实成分

更具体、更普通，也更日常。比如，时常出现的南霞

村，比如时常出现的那个名叫土豆的女孩。汤汤更

注重幻想与现实的对接与融合。她新近的两个系

列“奇幻童年故事簿”和“幻野故事簿”在这方面又

有了深入思考。“奇幻童年故事簿”和“幻野故事

簿”都各由长长短短若干个故事构成，分别有一个

名叫土豆的女孩和一个名叫青豆的女孩贯穿其

间，前者的故事背景在南霞村，后者的背景在离开

南霞村去往外面世界的途中。在南霞村，在南霞村

以外，在女孩土豆和青豆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来

自一个原点的气息——大地的气息，乡土的气息，

东方的气息。这些气息是熟悉的，又是奇幻的。是

那种陌生中的亲切，亲切中的一见如故。

《天上的泽》即属这两个系列的写作。作品中

有个南霞村，南霞村有个叫土豆的女孩和一个叫

小米的小小孩，管理南霞村的是天上叫泽的小神

仙。泽认为人的一生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人一旦

长大，就没了清澈的眼神和纯净的心。为了让小小

孩小米葆有清澈的眼神和纯净的心，泽让小米停

止了长大。后来泽明白不管怎样的人生都有它自

己的价值，解除了小米头上的仙术。小米长大后，

不再仰望天空，也忘记了泽，但泽不再为此难过和

孤单，他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叫土豆的孩子永远

葆有清澈的眼神和纯净的心，永远仰望天空。泽同

样也长大了，他对生命多了一份理解和悲悯。很显

然，这还是一个南霞村的人间故事，还是一个女孩

土豆的故事。

也许，这就是一种艺术的渗透和把握吧。

路上的汤汤
□梁 燕

多年前，校园歌手老狼唱《在路上》：“心底那一圈涟

漪/是慢慢荡开的欢喜/自由放声唱 脚步丈量远方 梦想

开放”。当脑海里跳出这零散的几句歌词时，忽然发现，

“在路上”的这个自信、自在、欢喜的“我”就是汤汤呀！而

我，作为她的朋友正巧在场，听见了她的“自由放声唱”，

看见了她的“梦想开放”，见证了她许多“无法预知的幸运

和美丽”。

巧的是，许多这样的时刻都是“在路上”，在她的旅

途上。

记得我们之间第一次有机会长时间交谈是在上海南

站。在车站内的肯德基店里，黄昏的阳光透过玻璃幕墙，

柔和地泻入二楼，笼罩在汤汤身上。这个被世界恩宠着的

孩子，就这样坐在阳光里，心满意足地给我讲她的生活和

童话。在她眼里，全家老老少少都无以复加地宠着她，无

条件地满足她。即使在乡下长大，即使在偏远的县城工

作，即使那会儿她的先生在外地工作，汤汤的人生里多数

时候都过得像公主一样。我认真听着，不断在心里感叹：

这世界上竟然有这样幸福的人儿!感叹的不仅仅是她的幸

福，更是她在凡庸生活中感知幸福的能力。

距离第一次认识她的生活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十

多年里，这个小女子无招胜有招，似乎不费力气就过成了

她想要的生活，轻轻松松自自然然就活成了现在的样子：

自在、欢喜、自信。而我，一直记得她心满意足的样子，更

感动她对幸福的坦然接纳，对家人和朋友的真心依赖和

对世界不刻意的真诚回报。

安然自在，感恩生活里的一切美好，应该是很厉害的

幸福绝招吧。

那一次，是她出游几日后经由上海转车回家。我们拖

着行李往检票口走去，走着走着，前面一大群人挡住了去

路，原来是一个检票口到了快检票的时间，人群从大厅的

这一边一直排到了另一边。

是从左边绕过去还是从右边绕过去？我左右观望，犹

豫不决。这时候只见走在我前面的汤汤目不斜视，毫不迟

疑地拖着箱子冲进了人群，人群好像被她的气势惊到一

般，队伍当腰空出一截。我惊愕中紧走了两步追上，跟着

她截断人流，顺利走到另一边。

记得当时我心中一惊，她就一点都没有想过要绕路

吗？如果按照我的习惯行动，这会儿我肯定还在走弯

路——原来我的思维里一直都有许多曲线，有许多考虑，

而不像汤汤这样干脆利落，直截了当呀。我把我的吃惊说

给她听，她不好意思地说：“嗨，我可是一直在说‘对不起

借过一下’，我很有礼貌的。”现实里也是这样，她一旦清

晰了目标，往往比别人走得更坚定、更简洁、更心无旁骛，

因此也更容易抵达目的地。

不忘初心，不走弯路，这是很高的境界吧。

前阵子汤汤在虹桥火车站转车的时候是夜里，人已

经很疲惫了，我陪她排队等着进站。距离开车还有二三十

分钟，汤汤四下张望，看到十来米远的地方有两排供旅客

休息的长椅后，她毫不犹豫把自己的全部家当一放，拉着

我离开队伍直奔长椅而去，只留下她的行李孤零零地替

她排队。

“会不会丢？”我不放心地问。“没关系。”她笃定地

说，“不会有人拿的。”她相信这个世界，愿意在所有人面

前放松自己。她坐在长椅上，甚至都懒得盯着点儿它们。

开始检票了，人群慢慢绕过她的行李箱朝检票口移动。

汤汤还是没有动，“没关系。”她依然笃定地说，“我排到后

面去好了。”

相信世界的最高级别也许就是相信陌生人吧？汤汤

放松地相信世界，不与别人争，也用她的善良和信任改变

着周围的气场，让她的周围有更多的信赖。

车站的见面时间都比较短，在旅途中，更让人看到不

一样的汤汤。

去年暑假我们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外出旅游。汤汤是

这样一种妈妈：她放手一切事情，专心享受旅途；她不断

示弱，让孩子们担起照顾大人的职责；她兴致勃勃，认真

玩自己想玩的地方；她也干脆利索，不在选择上纠结浪费

时间。更厉害的是，这一切，不是出于深思熟虑地要训练

孩子的目的，只是单纯地从自己出发，信赖别人，享受旅

途，却一箭双雕，既安然享受自己的快乐，也给了孩子更

大的成长空间。在候机时，汤汤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两个十

来岁的孩子，然后一身轻松地说：“好了，接下来的五天你

们两个就负责我们的吃喝玩乐吧。”在海边，她给孩子们

打赌：把拖鞋扔进大海里，海浪会把鞋子送回沙滩上。孩

子们兴致勃勃地玩起来，一次次，海浪真的都把拖鞋送了

回来。孩子们越扔越远，海浪送回来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最后一次竟然久等不来。不送回来也没有关系，没鞋子就

赤脚坐车回宾馆嘛。汤汤高兴的时候认真高兴，面对坏结

局一点都不纠结。更神奇的是，那天晚上当我们准备离开

海滩时，在距离我们扔拖鞋的沙滩很远的地方，竟然发现

了海浪藏下的那只鞋子。跟着汤汤，怎么会没有童话发生

呢？内心有童话，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兴致勃勃，每一个当

下都是富足充实的。

活在当下，舍得放手，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事。

在上海的机场和几个火车站，在她的许多次路途中

间，我见到过各种各样的汤汤。她在等车时向我倾述，不

明白这个世界上的欺骗和世故，委屈得不行；她在路上得

到获奖的好消息，一点都不矜持地要求“让人家骄傲一会

儿嘛”；她稀里糊涂，在我们约好的时间里没有到达车站，

原来是把到达时间当成了开车时间；她还没有出发就发

现所有的钱都不见了，她坦坦荡荡，率性自在；她相信别

人，内心柔软；她想哭就哭，哭完就了，想笑就笑，真诚自

然；她不以物累形，简单生活，坚持自我。人生的许多况

味，都被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云淡风轻地过了去。最让

人惊讶的是，别人绕好大的圈子悟到的道理，费好大的决

心才能做到的“豁达”、“智慧”，在她那儿则是一脸懵懂，

依从本心，不费吹灰之力就按照最“智慧”的方式做到了。

我曾思索汤汤的智慧从何而来，现在看看“在路上”

的汤汤，一直在进步的汤汤，我想，汤汤首先是一个孩子，

一个纯粹的孩子，一个真实的个体。大道至简，真实、简

单、纯粹，不就是最了不起的“智慧”吗？真实、简单、纯粹、

智慧，不就是最好的儿童文学的样子吗？

祝福，路上的汤汤。

□汤 汤温柔又锋利 梦幻又真实
■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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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取了笔名，汤汤痴心写童话，眨眼

已十多年了。那时的写作全凭着直觉吧，心里只

是一个简单的念头而已——写出别人没有写过

的，写下能吸引人一口气读完的，读完了心里能

留下回味的，写的过程中要有强烈的叙述冲动

和饱满的情感，能把自己也迷住的。

现在想来这个念头充满写作的“野心”，实

际上很难达到，但并不自知，反正依着直觉，本

能地、快乐地写着。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时

间，那是相当幸福的时光，然而是短暂的，不久

便一点点触礁了。记得2012年，整个下半年没

有写出一个字，2015 年，整整一年写了不到

5000字。

于是开始认真思索童话创作的问题，童话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学，一篇篇一部部经典作

品告诉我，童话是清浅又深刻、单纯又丰富、温

柔又锋利、梦幻又真实、诗意又美丽的文学。那

怎样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学呢？我说不太清楚。

既然是童话，幻想应当是其中最关键的一

件事情吧。

记得安房直子《手绢上的花田》，故事中最

瑰丽迷人的想象是在一块小小的手绢上展开

的，小人在手绢上种植菊苗，手绢变成花田，花

瓣酿出美酒。一块手绢，多么平常，安房直子竟

让它光芒四射，她的很多不平凡的幻想，都在这

些平凡的事物上生长，她的想象触角，无处不落

脚无处不抵达，无论在什么不起眼的事物上都

能开出鲜花。

我曾经写过五个灵感来自牙齿的童话《喜

地的牙》《水妖喀喀莎》《姥姥躲在牙齿里》《鬼牙

齿》和《门牙阿上小传》，有的写成长，有的写亲

情，有的写友谊，有的写信念和坚守，有的写平

凡人生的悲喜。牙齿是太平常的事物，平常的东

西不惹人注意，甚至很容易被忽视，但恰恰因为

它们的平常，它们便离人们最近，最接地气，在

不知不觉中融入人的血液和气息，让读者倍感

亲切和惊喜。

用平凡的事物为道具，开辟出全新的想象

疆土，让想象在平常之处抵达别人没有抵达的

境界，散发出新鲜和陌生感，这是我在努力的事

情，从平常生活里写出奇妙，而不是从神奇里寻

找神奇，努力找到平常和神奇之间的共通点，这

共通点就是所有生命最真实的情感，最真挚的

悲喜和渴望，还有最珍贵的爱，以及对生命和世

界本质不竭的探索。再飞翔的幻想，都是为了写

出最真实的东西。

说到真实，要写好童话，就要相信童话是真

实的。童话有了真实的内核，才能引起读者的共

鸣，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观照现

实的世界和生命，观照内心的悲欢和孤独。这种

真实，比完全模拟现实的文字还真实，还入骨。

童话因为真实的内核和质地而有了力量。真正

动人的童话，一定是把最奇妙、荒诞的幻想和人

类最普通的生活、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有的童话那样动人心魄，比如《小王

子》，比如安徒生童话，因为它们敏感地捕捉到

了人类或者万千生命最相同的情感，比如孤独，

悲伤，对温暖和爱的渴望，对逝去的怀念和眷

恋，对人生无常和虚幻的无奈和感叹，人性的幽

微，人心的悲喜，活着的幸福和忧伤，比如童话

名篇《狐狸的窗户》，当读者看到手指搭成的窗

户能映照出深深怀念却消失不见的人和物时，

心灵一定会被触动，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

因为失去而思念的东西啊，都会有别人不知道

的柔软和悲伤啊，这样的童话才能带给读者最

深的感动和安慰。好的童话是心灵之歌，能写出

锋利如刀剑的快乐和悲伤，抵达人性和人情的

最深处，给人慰藉，也让人反思。

对了，还想说说童话的逻辑，因为我们好像

并不太在乎，以为童话本就是幻想的故事，是虚

构的，是大脑里建造的另一个世界，所以可以随

心所欲，导致漏洞百出，一看就是编的、假的。高

明的童话家绝不会这样愚蠢。

记得安徒生童话的《影子》，我是一边读一

边感叹的，感叹安徒生在故事细部的周到体贴，

大故事如此精彩，小细节又如此缜密，确实是高

人啊。比如他写“影子”的出场：“他变得非常瘦，

连他的影子也萎缩起来。只有太阳落了以后，他

和影子才恢复过来。蜡烛一拿进房间，影子就在

墙上伸长，它把自己伸得很高，甚至伸到天花板

上面去了。”影子很自然地出场了，这个出场很

真实，不是幻想，主人瘦了，影子当然也瘦了，

蜡烛一点起来，影子就伸到天花板上了，这为

后来影子伸到对面阳台上，并且最终离开主人

做好了铺垫。安徒生便是在这真实里生出幻

想，这绝不像有些作者，需要幻想情节出现了，

“叮咚”就出现了，从不考虑从真实到幻想的过

渡，不考虑物性。重视物性，童话才会有逻辑。

高明的童话家总是善于从真实到幻想的过渡，

过渡得很耐心，很细致，很周到。因为越耐心越

自然，这幻想就越真实越有生命的质地。要知

道，再飞翔的想象都是贴着大地的飞翔，贴着大

地和真实，想象才会有筋骨和血肉，而不是空乏

轻飘的胡思乱想。

细微之处见功夫，如同一件设计得很棒的

衣服，针脚细密，才能足够完美。掉针漏针虽然

细小，一般人注意不到，但却经不起打量和凝

视，一打量就露怯了，就破绽百出了。一个童话

要经得起凝视，不但要有狂野的想象，有动人

的故事，还要有缜密的逻辑，有细微处的精致。

细微之处决定童话是否能自圆其说，自圆其说

太重要了。一般的童话写作者往往心不在焉，

或是顾得了头，顾不了脚，我自己就常常犯这

样的毛病。

拉拉杂杂说了一些创作感悟，明白这些我

就能写得更好一点了吗，不一定呀，写作实在是

一件神秘的事情，但至少，我对童话创作的敬畏

之心更多了。


